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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雪了，飘飘扬扬的大雪，像一群热情的精灵，
在凛冽的寒风中跳着芭蕾。它们旋转、坠落、轻盈
地摇曳，以最温柔的姿态覆盖了大地。地上已白
茸茸的一片，远处的山峦裹上了银装，近处的青竹
变成了琼枝。雪的白是冰清玉洁，不染尘埃。站
在雪中，想起伟人的诗：“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
雪飘……”那磅礴的气象与眼前的静谧交织，让人
恍若置身于一幅既真实又梦幻的画卷。

冬日清晨，人们裹着五颜六色的羽绒服，走出
家门，悠然步入雪地，在洁白之上留下深浅不一的
印记。他们漫步雪中，举止从容，言谈间透着欢悦
与闲适。

雪地里，有人挥舞长剑，动作矫健，剑光闪烁
间，招式威猛，引得旁人驻足；有人则吟诗弄雪，神
态超然，在静谧的雪花衬托下，飘逸若仙。也有人
举着手机，捕捉这些瞬间，将欢愉定格。

孩子们最为欢腾，兴高采烈地打雪仗，笑声在
雪中回荡，为冬日增添了活力。时时飞来几只麻雀
和画眉，在雪地里轻盈跳跃或踱步，留下斑驳的“画
作”。麻雀唧唧喳喳，啄雪几下，又东张西望；画眉
则安静些许，不鸣不噪，却与麻雀默契相伴。它们
像是表亲，亲热相邀，结伴踏雪，为这冬日图景添上
一抹灵动的诗意。

一阵寒风吹过，沁骨的冷。我思绪飘远，想起
杜甫那破败的茅屋，他在风中踉跄着追赶茅草的身
影，是何等辛酸与无奈。若他能栖身于如今这温暖
坚固的楼宇，不必在寒风中为生计奔波，或许能写
出更多的传世诗篇。

在这极致的寒冷里，一抹亮色悄然绽放。红梅
轻启红唇，带着娇羞、娇嫩与娇柔，以最热烈、最奔
放、最鲜艳的姿态，完成生命最美的仪典。它的花
瓣如燃烧的火焰，在灰暗的枝桠间跳跃，驱散了整
个冬季的阴霾。那红，绝非炫耀，而是历经风霜后，
生命底蕴自然透出的温暖与坚韧，在寒风中熠熠生辉。雪花热情地
将红梅拥入怀中……

此景，让我蓦然想起八百年前，那个倚窗独饮、数着梅花的易安
女士。风雪愈狂，她的身影愈显孤高；寒风愈烈，她的红梅愈艳，在
苍茫中灼灼其华，其香更清，其姿更挺。

雪中的笑声闹声将我拉回眼前。每个人嘴里呵着白雾，头上、
眉毛上都落满了雪花，像是戴上了精致的银饰。雪花正慷慨地将爱
分给打雪仗的孩子们——他们嬉笑着、追逐着，雪球在空中划出弧
线；分给树上的红梅——那娇艳的花朵在雪中更显傲骨，红白交织，
宛如生动的画卷；分给舞剑、吟诗之人——他们或挥剑生风，或低吟
浅唱。

人们漫游在这银装素裹里，并不寻找目的地，而是沉醉于漫游
本身的纯粹与美好。他们享受雪落白头的过程，享受雪花轻落发
梢、肩头的温柔，享受每一步踏在雪地上发出的“咯吱咯吱”悦耳
声响。

落尽叶子的树木，把鸟窝袒露于人前，不知鸟儿是欢喜还是担
忧？数数日子，已是四九了。雪花成全了人们冰上走的乐趣，世界
被冻结得晶莹剔透。红梅是冬天的火，鲜红、娇艳而奔放。红梅映
雪，是冬天最美的画卷。

公共汽车从飞舞的雪花中缓缓驶来，小心翼翼地进站。车窗玻
璃上雾气朦胧，有人用手指画下了雪花和红梅。

为这漫天的洁白喝酒吧！为这雪中的红梅唱歌吧！伸出手，接
一片雪花，它那洁白的身躯是多么美妙！从他人兴奋的眼里，我看
到了自己发光的眼睛。

当最后一片雪花消融在红色花瓣上，春天便悄然启程。很快，
人们就会在丽日和风之中，看见“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的诗意
景象。

（作者地址：十堰市张湾区阳光栖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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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树的风骨
■党世根

从我记事起，老家房屋山头菜地的土坎上，就长着一棵其貌不扬的枣树。
它枝干虬劲，树皮粗糙，木质坚硬，却往往被人忽视了它的存在。当春风拂过，
春雨洒落，桃花红、杏花白、樱花纷飞殆尽，石榴也开始绽开嫩红的花儿时，枣
树才探出翠生生的嫩芽，迫不及待地在梢头缀满了淡黄色的小花苞。宋代王
溥曾赋诗赞叹：“枣花至小能成实，桑叶虽柔解吐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
事又空枝。”

父亲一生酷爱栽植果木。无论是房前的道场边，或是房后的沟坎边，都见
缝插针般栽种着樱桃、杏、桃、枣、橘，就连猪圈外的空地里，也用枸树干横七
竖八搭就架子，种上四株葡萄。夏天满架的叶子既可为猪遮阳，我们又能吃上
鲜美的葡萄。每年春暖花开之时，一树树花儿五颜六色，满院都是花香。在那
吃大锅饭的年月，生活艰难，缺油少盐，粮食短缺，我们八口之家正是靠着房前
屋后果木的补给，才度过了那困难时期。

据记载，枣树为落叶乔木，枝端有刺，树龄可达二三百年，又分“南枣”和
“北枣”两大类，品种有金丝小枣、大枣、灰枣、晋枣等三百多个，早在春秋战国
时期，华夏大地就有栽培。枣树是果树中结果最早的树种，栽植当年就可挂
果，故有“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树栽上当年钱”、“枣树半年粮，不怕闹饥荒”之
俗谚。战国时期，苏秦曾对燕文侯游说：“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枣栗之
实，足食于民。”这“铁杆庄稼”，在诸侯征战的年头，能顶大用。枣子不仅可以
充饥，而且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民间有“每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
的说法。

白居易曾借《杏园中枣树》寄寓深沉的身世之感。诗中之枣，“皮皴似龟
手，叶小如鼠耳”，立于红英旖旎的园中，宛如丑妇面对西子。诗人慨叹其生非
其所，却也赞颂它终将“得尽生生理”，成为坚固的轮轴之材，这实为诗人的自
画像。初仕之时，他锐意进取，谏书满箱，以“有阙必谏”为己任。然则孤傲的
锋芒与直烈的言辞，很快便使他陷入君疏臣嫉的孤寂之境。于是，那株被百花
喧笑所包围的枣树，便成了他精神上的知己与投影：不争春色之艳，不效柔条
之媚，只默默积蓄着支撑重载的力量。在诗人看来，真正的经世之材，恰藏于
这“凡且鄙”的表象之下。

在万紫千红的果木家族中，枣树有其独特的风格。它不择地势，不畏寒
暑，不怕冰封雪压，不怕雨暴风狂。它那长长的根须，深深地扎进土壤，从大地
深处汲取养分，不分昼夜地酝酿，春育花，夏承阳，默默地为人们孕育大红枣
儿。待到秋天，它背也累驼了，枝也被压弯了，满目琳琅。当它向人们奉献大
红枣儿的时刻，还得经受一番敲打——打下了果实，打掉了绿叶，打断了枝
丫。但枣树不计恩怨，毫无怨言，来年秋天，仍挂一树大红枣儿。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一天放学回家走到道场边，只见一个穿着银灰色、四
个兜衣服的干部坐在大门边上抽烟，两个民兵从屋内抬着一麻袋小麦倒在场
院的一张晒席上。我好生奇怪。当看到这个干部绷着像天气一样阴沉的脸，
我吓得从后门进屋。屋里没见父亲和母亲，我放下书包，走出后门，只见父亲
在土坎上的枣树下坐着。我走拢一看，父亲低着头抽纸烟，地上一堆烟头。

原来是有村民到公社告状，说当生产队会计的父亲伙同队长和保管私分
公粮。于是，这天上午，这个穿四个兜衣服的公社干部带着两个民兵来查抄。
这个干部命两个民兵楼上楼下、坛坛罐罐地搜，还下到堂屋的红薯窖里查找。
晌午社员收工时，我家道场边围了一圈人。这个干部当场宣布：查抄小麦 120
斤、面粉 23斤、麦麸子 5斤、红薯干 30斤。查抄的食物没有超出人均口粮，私
分公粮纯属子虚乌有。

在枣树下，父亲抽着烟，对我说，人这一辈子，要行得正，坐得端，不做亏心
事，不走歪路，才能走得稳，走得远。可漫长日子里，谁能保证不遇上一点冤枉
委屈呢？其实，受点委屈，也是磨炼。你看这棵枣树，就是个活生生的教材
——它结了一树好枣，临了还要挨棍子敲，打得枝断叶落，浑身是伤。可它吭

声了吗？它记仇了吗？没有。来年，它照样开
花，照样结果。

从军人，到乡镇干部，再到新闻工作者，几
十年来，我亲身经历的坎坷不少。我见过有人
胸怀宽广，能将委屈当成磨刀石，做事反而更认
真，为人也更谦和；但也有人一直耿耿于怀，让
委屈化为怨气，继而失去理智，或大吵大闹，或
破罐子破摔，连工作也提不起劲头。结果往往
是，事情没解决，反倒把自己也搭了进去。

我敬重枣树那忍辱负重、不争不辩的品
格。正是这平凡而坚韧的秉性，铸就了它令人
起敬的风骨——生得拙朴，活得硬气，不争一时
之艳，不辩一时之屈。生活中的我们，也该像枣
树那样：守住本分，把根往深里扎，把果往实里
结。真正的风骨，不在别处，就在这寻常的坚韧
与笃定的丰饶之中。

（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